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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盏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那么奇妙，充满各种因缘

际会。

谁能想到呢，我之所以发心去进行这次文化

之旅，居然是因为一只建盏的缘故。

2014年末，我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莲

花》，这张原创专辑前前后后花了两年时间，有上

百位艺术家参与制作，在台湾一经发行便引起轰

动。主打歌《莲花》更是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曲

风和我以往所有的作品都截然不同，充满着浓浓

的禅意和放下自在的真实情感，所以坊间一直盛

传李玉刚“了却红尘，皈依佛门”，李玉刚“出家”

的新闻一度甚嚣尘上。

的确，我早已皈依佛门，但这和所谓的“出

家”却是两回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我一直崇拜一位

高僧——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原名李叔同，出生于天津，39岁时

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每次听到那首“长亭外，古道

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的经典旋律时，离别的愁绪和漂泊的过往便会涌

上心头，令人不能自已。他圆寂时留下的那句

“悲欣交集”，更是让我时常慨叹生命的无常和人

世的变幻。

的确，把艺术视为生命的我，生活中时刻充

满着感性，面对纷乱复杂的现实生活，出离的念

头也经常萦绕于心。我一直寻找着心中的一方

净土，到那里隐姓埋名，孤身而居。而彼时，一只

“建盏”不经意间走进了我的生命。

那“建盏”来自一位出世的僧人，他是我的挚

友。

那天他来到我的工作室和我探讨东方佛乐

与西方唱诗班音乐的区别，我们又唱又跳，惬意

极了。聊到尽兴时，他突然说：“我给你看一样东

西，看你喜欢不喜欢。”

说完，便拿出一个小木盒，那只木盒子做得

非常考究，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是用顶级金丝楠

木制作。他小心翼翼打开木盒，里面现出一个麻

布袋子，打开袋子，又是一层……就这样一层一

层地剥离，最后，一只深褐色的、带着金属光晕的

茶盏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真是绝美。”

我将茶盏捧在手里，仔细端详。

午后的阳光从工作室的窗户斜洒进来，温润

的日光下，这只茶盏呈现出一种深沉内敛的气

质，却又闪烁着斑斑点点的光芒，感觉神秘又不

可捉摸，像极了我追求的舞台。我几乎按捺不住

内心的狂喜，冒昧地脱口而出：“师父，这只碗真

美，你能送给我吗？”

师父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和我娓娓

道出了这个茶盏的来历：

“这种盏叫‘建盏’，又称‘天目盏’，是宋代皇

室喝茶的专用茶具，因为传世稀少，非常珍贵。

在日本的正仓院藏有四只，被奉为国宝，并不轻

易示人……机缘巧合下，我收藏了台湾艺术家的

几只盏，这几只是当代建盏中的极品。”

两宋时期，饮茶方式由唐代的煎茶变为点

茶，开始崇尚斗茶之风，时人对饮茶器具有了新

的需求，在这种饮茶背景下，建窑的窑工们生产

了一批批变幻莫测、绚丽多彩的黑釉瓷器。这些

黑釉的瓷器，就是俗称的“建盏”。在宋代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上至宫廷皇室，下至布衣之家，对

建盏都有一种特殊的执迷，风靡一时。

而我当时手上捧着的那只建盏，就是一只来

自宋代的油滴盏。

到底是什么让我对那只建盏一见倾心？后

来我多次回忆起那天的光景。

在那段时间里，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内心的挣扎非常强烈，经常会追问自己：这是你

真正要的生活吗？每天披着明星的外衣，接受着

别人对你的评判，不能自在出现于大庭广众，你

的人生就要这个样子吗？

18岁离开家乡，一路奔波，最终成名，却也

随即掉进了名与利的喧闹中。我本是一直喜爱

安静之人，然而现在的生活和我的性格产生了极

大的逆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会出现一

些念头——等在山上的庙里，无尘世打扰，每日

诵诵经，打扫打扫庭院，也许才是心满意足的生

活。

或许终究是因为尘缘未了，也或许机缘还未

成熟，念头过后，我仍在滚滚红尘中扮演着芸芸

众生……

后来，师父当真把这只建盏送给了我。

确切地讲，是放在我这里保存，因为那只盏

可谓是师父的传家之宝。它经历了千年的风雨，

逃离了数次文化洗劫，最后传到了师父手上，无

比珍贵。

师父说自己不会还俗，而珍宝的意义更多是

在对文化的传承，也许放在我这里，是当下最好

的归宿。

如今想来，正是因对这建盏的一见与一念，

才令我踏上了访盏之旅，无意间却开启了一趟寻

找大美中国的旅程。

隐匿山间的龙窑

建盏根据釉面图案的不同，大概可以分为三

种：油滴、兔毫、鹧鸪斑。油滴建盏的釉面多是边

缘不规则的结晶体，像油滴炸开，闪耀无比。兔

毫建盏的釉面则是丝丝缕缕的结晶体，纤毫万

千，淋漓毕现。鹧鸪斑顾名思义像鹧鸪鸟身上绚

烂的斑点，结晶介于油滴和兔毫之间。

现在市面上的建盏，精品已经很少。

建窑创烧于唐末五代，盛于两宋及元初，元

代中后期走向衰落。历史上建窑以烧造风格独

特的建盏著称，尤以兔毫纹饮誉海内外。

在福建的建阳，如今还有很多制盏的工坊。

这一次我们选择去往建阳的水吉镇，是因为那里

的“龙窑”。

从武夷山开车到水吉镇，全程高速。坐在车

内，望着窗外迅速闪过的山岭，我还略略感觉有

些遗憾，这段到达宋代建盏的旅程，似乎缺了一

些古意。1000年过去，宋代的风姿早已遥不可

及，如今只能从书中的记载、画作的描摹，或者博

物馆的文物中感受那一丝宋代的气韵了。

不觉中我进入了梦乡。在梦里，我竟变成了

一个羽扇纶巾的公子，每天端着建盏，品茶论道，

与友人下棋赋诗。

突然一阵猛烈的颠簸，一切烟消云散，我瞬

间回到现实，抬眼间已到达了目的地。

几棵参天大树为我们遮住了炎炎烈日，三三

两两的农房错落有致，村子四周是起伏的山坡，

更远处则是连绵的山峰，远处的荷塘散发着诱人

的清香，河沟边竟散落着很多瓷器的残片。此情

此景，让我们一下子忘记了现实世界的喧嚣，心

开始沉静，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宋朝。

前来迎接的后进村村长赖敏惺告诉我们，建

窑窑址主要分布在芦花坪、牛皮仑、大路后门和

社长埂四处，方圆十数里，窑址总面积约12万平

方米。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在芦花坪、牛皮仑等

处窑址就已经开始生产青釉和酱青釉瓷器，器形

以碗、碟、盏为主，此外，尚有执壶、盘口壶、罐、

盒、盏托等。

厦门大学的师生和福建省博物馆的考古学

者分别在六七十年代对建阳芦花坪窑址进行过

两次发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确定了“建盏

是在龙窑中烧成的”，证明了“建盏的烧造年代创

于北宋，盛于南宋及元初，而停烧或废烧于元末

以后。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青黄釉器，证明

建窑早在晚唐、五代迟至北宋，是烧制青瓷的地

方”。

“你看，这里，这里，以及那边，”村长指着远

处告诉我，“被野草覆盖的地方，曾经全部是窑

口，地上随便一挖，都会挖到建盏的残片。一会

儿如果不怕辛苦，我们可以爬到山那边去看。类

似这样的龙窑，在当地有100多处，散落在各地，

不单单是这一处。”

此刻，我们就站在了芦花坪窑址的门口。平

时，窑址的大门是紧锁着的，打开曾藏有稀世珍

宝的古窑址大门的钥匙，就在我身边这位看似貌

不惊人的村长手中。

缓步走上通往古窑址大门的台阶，回首，是

远方的连山和大片的荷塘。我的心里忽然一阵

莫名的感慨和悸动。

门轰然打开，近千年历史的窑址出现在我们

面前。

木头支柱，茅草搭的棚子，弯弯曲曲的窑口，

仿佛千年间未曾改变。它一直向山坡上蔓延，大

约有十几米长，因为它的身躯像是一条巨龙，所

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龙窑”。

“龙窑不像景德镇的窑口，景德镇的窑口形

状像馒头，所以我们叫它馒头窑。”

130多米的龙窑窑口往往沿山坡而建，一层

比一层高，这样，比较利于烟火往上蹿。

窑口里面，随处是残缺的陶钵。烧制建盏

时，这些陶钵主要是被用来放建盏，上下各一，将

建盏套在里面。建盏的珍贵在于，烧制成型的成

品极少。当釉面的釉水在高温下流淌，会形成人

为无可确定的或是油滴，或是兔毫，或是鹧鸪斑，

或是曜变。脚下，已经几乎见不到建盏的残片，

多是陶钵的残骸。对于茶人而言，就算是这些残

旧破损的宋代陶钵，也是茶空间或者茶席上再好

不过的装饰物，如果用来插花，则会精妙无比。

“这里是烧柴火的地方，那边也是烧柴火

的。”村长指着一个半圆形的洞口说。这些烧柴

火的地方，有的宽，有的窄，一层一层，根据地形

的变化而变化。烧窑的时候，每层都要塞木头进

去，否则整窑的温度上不去。用柴火烧窑，就是

所谓的柴烧了。窑内的温度可以达到1300℃之

高。柴烧的陶钵，会形成一层落灰，同陶土混合

在一起，在高温下，形成别样的图案。

这个龙窑址只建了一半，村长说，估计当年

是因为钱不够，而没有继续修建下去。这一类的

窑口多为民间所有，资金跟不上，也是常有的事

情。

这里每一个看似平常的场景都带着时间沉

淀的质感，大片的富含氧化铁的黄土、残片举目

皆是。它们仿佛还带着千年前的温度，尘埃中仿

佛能听见烧窑人的笑声与叹息。在时光深处的

烧窑身影、品玩建盏的皇帝和达官贵人们早已一

并烟消云散。

我突然好奇，烧窑人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呢？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他们抗拒过自己

的命运吗？他们是否也曾想过要走出这大山深

处，跟着建盏一同去看看更辽阔的世界呢？

附近的村民仿佛自古都是从事烧窑或是参

与建盏制作工作的。

“他们是不是祖祖辈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问同行的设计师陈旭，他喜欢喝茶，也喜欢建

盏。

答案是否定的，“建盏已经断了800年，宋朝

结束，大约元初时期，在兵荒马乱朝代更迭下，建

盏慢慢便沉寂了。”

我一阵心痛，再美妙绝伦的东西，在历史和

时光的长河中，也躲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

我忍不住躺在那些宋代残片上，感受着它们

的低语倾诉。仿佛只有这样零距离的接触，才能

释放和表达我此刻对那些匠人的敬意。

临离开，在窑址山门的左手边，我注意到，有

两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是建立古窑口遗址保护

区时捐款人的名字，其中绝大多数竟然是日本

人，只有寥寥三两个中国名字跻身其中。

原来，令我沉醉的建盏的风华，早已被大多

国人忘却了。

残片与光阴

看完龙窑，我们决定去看村长刚才说的那些

散落的老窑址。陈旭兴奋起来，说运气好的话，

我们应该还能捡到一些老残片。

建盏的老残片，我想来竟也一阵激动。

后进村有1300多户人口，是山中一个安静

的村落。每天晚上8点钟，这里就完全安静了。

莲子、水稻和竹荪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村

民过得倒也舒心安逸。

顾不上天气的炎热，我们一行人向着山野深

处走去。

山路两侧尽是红薯地，些许的棉花田、稻田，

以及大片的荷塘。沿途的橘子林向我们彰示着

当地主打的水果。

我们的运气不错，走在前面的陈旭突然弯下

腰去，捡起一片瓷片仔细端详起来，片刻后惊叫：

“看！这就是宋建盏的残片！”我忙赶过去，看他

的手掌心中那一小片方形的瓷片，拂去湿土后，

竟魔术般呈现出幽暗的深蓝色，并能看出丝丝缕

缕的线条，真正是典型的兔毫建盏残片！胎体很

厚，却是薄薄的一层黑釉，如蓝墨一般深刻。

“从颜色看，这一片残片的时间应该是宋代

早期，但建盏的顶峰时期是在南宋。”陈旭专注地

盯着手里的瓷片说。

惊喜还在后面。走入草丛深处的小径，我们

的双脚几乎等同于踩在了一条陶钵残片和建盏

残片铺就的路上。同行的作家唐公子也是一位

资深茶人，看到这些残片如获至宝。

我忙不迭弯下腰去捡起一片又一片的残片，

不一会儿双手就捧了不少东西，喜形于色。

看到大家如此“贪婪”的模样，在前面带路的

村长忍不住笑了：“一会儿回去，我还是给你们看

看完整的建盏和陶钵吧！”

村长告诉我们，在建盏残片中，最珍贵的其

实是油滴建盏的残片，因为数量极少，价值很高，

现在一块油滴盏残片的价格也被炒到了一两千

块钱。

而我们捡拾到的残片全是清一色的兔毫盏。

当然，这一点都不影响大家捡拾残片的热情。

我们一行数人穿行于草间窄窄的泥巴路，越

过一道水渠，再爬上一道山坡，拨开厚厚的长及

腰部的杂草，一个巨大的坑口赫然出现在我们面

前，这就是村长刚才所说的“那个有树的山窝”

了。由于被过度挖掘，它此刻更像是山间一个红

色的裸露的伤口，让人觉得莫名哀伤。

残片从坑口一直铺到坑底，阳光下，密密麻

麻，层层叠叠，如同断续的诗行。

“在这里捡拾残片是允许的，但是不可挖

掘。”陈旭告诉我们，“随手拿起一片，可都是来自

宋代的文物啊！”

建盏烧制，成品率低，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瑕

疵，不完美的建盏是不能进入到宫廷的，又不能

随意流落到民间，于是只有将它们就地打碎，这

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残片存在的原因。

“怎么这么多残片啊！太不可思议了！”唐公

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个袋子，里面已经装满

一路捡来的沉甸甸的陶钵和建盏残片了。

村长说，现在的地底下，应该还有好东西，但

是至于有多少，那就不好说了。这里终究是已

经被挖了二三十年了。

“现在想再挖已经不可能了，国家已经全部

保护了起来，”他用手指着一片区域，“这里全部

被保护起来了，国家要投资建立一个建盏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计划投资两个多亿。”

他感叹说：“再好的东西，也就是过过我们

自己的手而已，人死了东西也不可能带到墓里

去，过过手瘾，过过眼瘾，差不多就好了，总还是

要给后人留一点。”

我望着村长的侧脸，一丝暖意在心中蔓延

开来。

建盏风云

来到村长家里，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

休息一下。

热情的村长招待我们喝茶。一边喝茶，一

边讲起建盏的故事。

这里距离武夷山近，家家户户爱喝岩茶。

对于当地人而言，喝茶是生活，与建盏打交道也

是生活。

村长向我们展示他收藏的建盏。银毫、油

滴、鹧鸪斑……大大小小十几只，在日光下闪烁

幽幽微光。

眼看，手不动，是欣赏古物的规则。

在获得村长的许可后，我们按捺不住地终

于拿起这些珍贵的物品，亲手触摸，感受它们的

温度，感知千年前匠人的心意，似乎大家都想与

它们进行一番心灵的对话，嘈杂的环境瞬间安

静下来。

每一只都令我爱不释手，拿在手里来回摩

挲，终究是经历了千年的时间，每一只盏摸起来

都有着玉一般的温润，如同婴儿的肌肤。

村长讲起建盏的兴盛过往，简直信手拈来，

就像是一部关于建盏的索引手册。

“最初的一轮建盏热是在1983年，外面的

人进村子里来收，然后卖到广州，从广州再卖到

香港去。一度，村民们承包当地的土地，不是为

了种植庄稼，而是为了挖地下的老东西哦！”村

长的可爱在于他的坦诚，“我也是挖过的，没办

法！年轻的时候也不懂文物保护，而且那个时

候家家户户都穷啊，穷到什么程度？连吃一块

钱的饼都要欠账。”

像是讲电影老故事，往事在村长嘴里活灵

活现，“我们都是和自己同村的好兄弟一起出

去，各自拿着铁锹等工具，直奔老窑口。有的负

责放风，有的负责挖掘。半夜开始行动，一看到

远处有亮光，负责放风的人就小声喊：快跑喽！

于是大家拿起东西，赶紧四散而逃，都是往山上

跑。那个时候，抓住可是要坐牢的。”

村长点上一支烟，继续给我们讲述“建盏风

云”，“后来严打的时候真不得了，连一个残片都

是要被收走的哦！”他嘴里发出近乎哀叹的啧啧

声，“国家派了武警看守窑口，白天黑夜巡逻。

不过，武警一走掉，村民就想办法挖。没办法，

那个时候没钱啊。尤其是晚上，带着手电筒上

山挖。”

那一段时间里，仍然有广东人冒着风险来

收老盏，穿着破凉鞋，挑着箩筐，假装是收鸭毛

的，活像地下工作者。

村长指着面前的一只兔毫盏说：“1988年前

后，像这样的一只老盏，底足无损坏，器形完整，

价格可以卖到3000元到4000元。这个价格，在

那时你们想想意味着什么。那时的台湾、日本以

及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得好，大多数老盏最终都落

入到他们的手里。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只老兔毫

盏可以拍到30万港币。而现在，像那么完美的、

几乎挑不出毛病的兔毫盏已经找不到了……”村

长突然停顿了几秒，我注意到他眼中流露的一丝

苦涩。

“那时候早，还能从窑里挖出来，现在已经不

可能挖到了。那些形制完美的盏，早已经流落到

私人手里，或者是国外了。别看网络上有那么多

老盏的图片，但是，只有我们在这里的人才知道，

上等的老盏究竟有多漂亮……”

村长说到了1990年、1991年，对建盏的需

求突然出现了回落，甚至一度落到了无人问津的

地步。

“行情惨到什么程度？一只完美的老杯子，

开价50块都没人要。现在的价格？一只开价在

15万到20万，一点都不夸张，还不一定能买到。”

村长感慨地说。

2003年开始，老盏行情略有回涨，稀稀落落

开始有人来看货，都是古玩圈子里的人。价格也

从几十块逐渐涨到几百块。低迷的状况一直持

续到2004年左右。后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对建

盏的热情又重新高涨起来，一直持续到现在。

“现在一个老的残片，尤其是油滴之类，可以

卖到两三千块，原来的时候哪里有人要，漫山遍

野都是。老盏被挖得越来越少啦！现在很多人

会烧一些新盏来谋生活。”村长拿着一块粘着黏

土的残片又陷入一阵沉默。

村长自己已经烧了7年的建盏，我们能感受

到村长对建盏文化深沉的热爱。“村长现在成了

建盏的代言人，在外界的识别度非常高呢！”陈旭

打趣村长说，“我自己也在烧窑，村长烧的蓝釉我

就特别喜欢。”

我们在村长家喝茶用的茶器茶具，无论茶

杯、分茶汤用的公道杯，还是泡茶用的盖碗，都是

清一色的建盏，当然，它们都是新的。

与内敛从容的老建盏相比，这些新的建盏都

有着无一例外的明晃晃的亮光，气场外露，张扬

得很。但是，如果放在茶席上，用来泡茶，由于整

体色调的深沉，它们仍旧比一般的茶具更能压得

住阵脚，显示一种不怒自威的霸气。

村长也在一直探索让新建盏更具内涵的方

法，他尝试把老陶钵上的垫饼和新建盏的制作融

合在一起，以其作为新建盏的杯底。这样烧出的

东西，有新有旧，有过往有现在，混在一起能彰显

出特别的魅力。

“我还打算做几个柴窑，用柴窑烧出的东西

和用电窑烧的东西釉面不一样，更有质感。”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创意，我们都被他的想

法触动了。

曾一直认为，做文化创意的事情，一定要打

破传统的观念。而现在想想，垫饼尽管是土质，

毕竟也是千年前的宋物，不有效加以利用，往往

成为受人忽略的存在。如果善加利用，它的时间

价值便会在器物上彰显出来，为新建盏平添几分

厚重的气息。

我对建盏之所以情有独钟，是因为它代表了

宋代文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建盏的颜色

相对纯粹，偏褐色、黑色，或者是暗蓝色、黄红色、

黑蓝色，不会在上面人为地画一些花草之类，而

是全凭借烧制的工艺取胜。它呈现一种近乎素

朴、幽玄，甚至是高古的美感，仿佛遗世而独立的

隐者。

建盏烧成不易，烧制过程更是危机四伏，比

如，温度太高不行，釉水会和胎滴粘在一起。或

者，胎土因为高温而坍塌掉，和其他的盏粘在一

起。随时会有各种瑕疵出现，防不胜防。村长收

藏的一只鹧鸪斑老盏，整个器形非常漂亮，但是，

美中不足，有几处的釉水在烧制中产生了凝结，

略略致残。所以，古人对建盏的欣赏，往往也是

抱着“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识得性，无

喜亦无忧”的心境。

建盏美则美矣，对于建盏文化的传承传播，

却是任重而道远。

初尝制盏

与村长喝完茶，我们便离开宁静的后进村，

驱车直往建阳。

从后进村到建阳的路途有些遥远，尽管全程

都是高速公路，我们也开了将近一个小时。

这一次，我们是要去探访年轻匠人陈旭的建

盏工作室。

在村长家里，我们分享了建盏的风云往事，

赏玩了老建盏。然而作为更年轻的一代人，有志

向的陈旭给我们一行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充满

朝气的他，对于建盏不知又有着怎样的执著与理

解。

“一旦钻进去，建盏确实会让人痴迷啊!”在

车里，陈旭这样告诉我。他自己也收藏了一小部

分宋代建盏，“价格太高了，只能少收一点玩玩而

已。”

作为80后的一代人，陈旭出生于茶叶世家，

父辈都是做茶出身。2000年的时候，他自己开

始经营茶叶生意，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了解到茶

器对于饮茶的重要性。作为建阳当地人，陈旭在

选择经营茶器的时候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建盏。

2010年开始，陈旭把建盏纳入到自己的经营体

系中来，再后来，干脆创建了自己的建盏工作室。

一方面是兴趣，一方面是工作的需要，陈旭

陆陆续续收藏了近百只建盏，以珍稀的藏器为

主，另外就是一部分具有独特性的标本性建盏。

“器形完整的老建盏现在价格太高，而且也已经

不好进行买卖了。”

在他看来，建盏的美感体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古朴，内敛，因为颜色单一，反而更耐看。从

喝茶的角度讲，低调的建盏放在茶席上不抢眼，

不会夺茶的风头。即便作为单独的摆设品，也会

让人感觉舒服。

建盏的审美因人而异，因角度而异。有人爱

看兔毫或者是油滴的肌理，仿佛观看一幅油画。

对禅学感兴趣的人，在喝茶的时候，在一杯茶汤中，

从建盏的斑点和纹路，仿佛会悟到禅宗的奥义。

谈话间，我们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在陈旭工作室的泥料池内，整齐码着建盏制

作需要的三种泥料：田土、瓷土和红土。田土可

塑性高，瓷土耐高温，红土则是含铁量比较高。不

同的泥土配比，会对釉面的形成产生不同影响。

我在陈旭工作室内，体验了一把做建盏拉坯

的感觉。由于此前我在景德镇自己也拉过坯，所

以在这里上手倒也不觉得陌生。拉坯是成型的

过程，坯要拉好，泥巴首先要揉均匀。

我的心得是，拉坯的奥妙在于拉的过程中，

轴心要稳，双手要把泥巴抱正，拉出自己想要的

器形来。器形要拉到位，需要一定的审美，另外

就是经验的积累了。熟能生巧，确实是真谛。

拉完坯，我还体验了一下装窑的感觉，戴上

手套，用长镊子把制作成型上好釉的建盏送到窑

里去。

对于现代人而言，建盏的制作工艺，仿佛是

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建盏的整个制作环节同一般的瓷器制作大

致相同，而主要的差异性体现在烧窑方面。在窑

内，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形成的颜

色与图案也便不尽相同，这就是所谓的烧窑气

氛。

建盏烧制的难度在于，哪怕它的温度相差两

摄氏度，烧出来的颜色也会有差异，而青花相差

20℃左右才会有些颜色的差异。所以，建盏的

成瓷率极低。

陈旭进一步解释说，建盏温度相差小而颜色

有大的差异的原因，是由于胎体中的铁元素比较

活跃的缘故。在窑变的作用下，胎土矿物质中的

三氧化二铁会随着不同的温度呈现出不同的美

感。

1280℃和1281℃，尽管只差一度，但是如果

保温时间相差哪怕三五分钟，建盏的颜色便会有

差异。所以，烧建盏就是，一窑出来，什么颜色都

有。

所以，很大意义上，建盏的美在于它的不可

测的变化性。

建盏虽一度中断失传，但经过岁月的洗礼，

终究以自己独特的魅力被人们重新仰视，虽然现

在还远达不到当年的制盏工艺，但这些默默守

护、传承着建盏文化的人们，足以令人欣慰。

而我作为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也初

尝到了肩上承担的重任。

（《玉见之美》，李玉刚著，作家出版社2016
年10月出版）


